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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周刊

本报讯（记者 陈丹丹 通讯员 蒋冬青）5 月

13 日下午，市私立实验中学举行防震演练活

动，旨在提高师生在人群密集场所快速、有序、

有效的应急避震能力，保证师生能最大限度地

减轻地震灾害所造成的损失，推进“平安校园”

建设。

据悉，该校防震演练中，警报先后两次响

起。第一次警报表示地震发生，教师组织学生

室内就地避震；第二次警报表示地震已过，学

生按照预案安全疏散。整个演练过程气氛严

肃、紧张。全校师生听从号令指挥，没有喧哗、

嬉闹、相互推拉和拥挤现象。

据该校校长刘厚祥介绍，为保证防震演练

顺利开展，5 月 12 日，该校专门召开全体教职

工会议，根据政教处制定的预案，布置防震演

练活动的相关工作。会后，各班班主任召开主

题班会，组织学生学习防震自救知识，要求学

生在地震发生时保持清醒、冷静的头脑，不慌

张，不盲目乱跑，听从老师的安排。在就地避

震时，要在教室内的安全地点采取应急避震的

正确方式，保护好头部和眼睛；在安全撤离时，

要按班级的先后顺序和规定的路线，在班主任

的指挥下，有序疏散。

我的脾气不好，因此经常和别人吵架，但是，

有一次吵架，一直烙印于心。

陈子豪是我的挚友。光洁白皙的脸庞，透着

棱角分明的冷俊；乌黑深邃的眼眸，泛着迷人的

色泽；那浓密的眉，高挺的鼻，绝美的唇形，无一

不在张扬着高贵与优雅。他还是我的邻居。

那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天暗得早，当子豪到

我家要写作业时，惨淡的夕阳只射出了点余温。

我从小开始，就有一个习惯——在天没全黑

时，绝不开灯。

子豪不知道我这个习惯，于是要开灯。我阻

止了他，并说：“干嘛现在要开灯？天不是亮着

嘛！”“天都快黑了，还亮？”子豪说。“你别废话，不

开灯！”我有点烦了。“你有没有常识呀？在那么

暗的光下，即使看见了，对视力也不好。”子豪不

急不慢地说。

“你怎么那么烦啊！这是我家！我想开就

开，不想开就不开！”我吼着。

“那好，我走！”子豪背起书包，挂着泪，飞奔

出去。

下雨了，雨滴滴嗒嗒地下着，仿佛给我增添

了一份忧伤。我突然心头一震，脑子里一片空

白，子豪的身影在我的视线中逐渐模糊。

我在向自己检讨：为什么要这么对待子豪

啊？他不是我的好朋友吗？我真没用！怎么能

乱发火啊？这不应该是我感情的离殇。

我决定向子豪道歉，却迟迟没有机会。

大概在一个月后，一天，阳光明媚。

那天放学后，我找到了子豪，并向他道歉：

“对不起！上次是我不好，天那么黑，开灯是对

的，我不应该把怒火发在你身上，能原谅我吗？”

“不，是我的错，你不想开灯我可以直接回

家，不应该和你吵架。但是我原谅你了，哈哈！”

在血色残阳下，我们重拾了友谊，我们相互

搭着肩，沉浸在快乐之中。

上小学时，我看东西都喜欢把眼睛眯

起来，假装近视眼。也不记得是何时起，眼

镜便和影子一般，和我形影不离。

那时候的我不知道是哪根筋搭错了，

看东西都喜欢眯着眼睛，明明自己的体检

单上，视力一行是 5.0 的。有一个卖眼镜的

阿姨看到我眼睛的这种“行为”，用一种十

分专业的口吻对我妈妈说：“你家孩子近视

了，快给她配副眼镜吧！”不知道她是真的

担心我的眼睛还是为自己拉生意。我听到

这句话，心里暗自偷笑，她也有“看走眼”的

时候。

可是，现在已经有种“回天无力”的感

觉了。眼镜的度数好比芝麻开花节节高。

刚发现黑板上的字看不清楚时，还十分开

心，因为自己终于美梦成真了，可以戴上漂

亮的眼镜。当时的计划是很美好的，想把

眼镜的度数控制在 100 度左右，这样眼镜

可以处在摘或不摘的状态。可是人算不如

天算，度数就像赶马车一样，一直飙升。

自从眼镜戴上以后，就自动被归到“四

眼一族”。十分心酸！为什么？因为在刚

开始戴眼镜时，十分不习惯，把它摘下来以

后便顺手一扔，需要它的时候，它已经不知

道飞到哪里去了；在洗澡的时候，烟雾缭

绕，让眼镜蒙上了一层薄雾，什么都看不见

了。可是摘了眼镜去洗澡，又怕沐浴露和

洗发露搞乱掉⋯⋯

最让人崩溃的是容貌问题，毕竟人都

是爱美的。戴上眼镜后给人的第一感觉是

自己刻苦学习才把眼睛搞坏了，而且又让

人感觉自己是个斯文人。可是，眼镜戴久

了 ，才 发 现 鼻 梁 变 塌 了 。 还 有 自 己 的 眼

睛！明明眼睛就很小，自从近视以后，眼睛

都变凸了，说不定过一段时间，还会变成

“三角眼”呢！我心灵的窗户真是辛苦你

了，让你这么受折磨。我对于自己以后的

容貌是不敢想象，但是我现在脑海里只有

一个心思，那就是：怎么爱眼，怎么折腾！

眼镜啊！你究竟还要纠缠我多久？我

不想拥有一个模糊的世界。或许我应该和

你好好地培养感情，让你放我的眼睛几天

假，这样眼睛可以能享受几天自由的生活!

唉⋯⋯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记忆中很多事情

的色彩也在慢慢褪去。唯有一件事让我记

忆犹新，每每想起它，便感动不已！

从幼儿园开始，我上下学都是爸妈接

送的。一年级的某一天，妈妈像往常一样

送我去学校，可走到半路时就停下了脚步，

望了我一眼，摸着我的头，语重心长地说：

“孩子，从今天起你要自己一个人去学校

了。”说完又看了我一眼，转身往回走。

我以为妈妈不想送我去上学了，无奈

地转过身继续朝学校走去。一边走，一边

想：以前妈妈总是把我送到校门口，还时不

时地叮嘱我上课要认真、要注意安全，今天

怎么突然让我自己走了呢？我的心一下子

沉了下来，甚至觉得有些委屈。

我一路忐忑不安地走着，第一次一人

独自走路上学，心里面还真有些害怕呢。

害怕从我身旁呼啸而过的汽车、害怕会遇

上大人口中拐卖小孩的坏人⋯⋯看着周围

的同学开心地和家长走在一起，那一刻，我

埋怨起妈妈。

快到学校时，我忽然想起了自己的水

彩颜料没有带，完蛋了，今天有美术课，老

师知道后会批评我的。看看表，时间还早，

回去拿吧。就在我转过身的一刹那，我发

现了妈妈，她见我回过头来，慌忙走到路边

小菜摊旁，蹲下去装作在买菜，眼睛却不时

往我这边瞥。

那一刻我明白了，其实妈妈并没有离

开我独自去上班，而是偷偷地跟在我身后，

想让我学会独自上学，但又考虑到我的安

全，于是就这样悄悄地跟在后面。这时我

的心头涌起一股热潮，妈妈，您的良苦用心

女儿明白了。

妈妈对我的关心总是无微不至。每当

我饿着肚子放学回家时，妈妈早已准备好

热腾腾的饭菜等着我；每当我深夜发烧难

受时，妈妈总是不顾疲劳带我上医院；每当

我考试成绩不理想而闷闷不乐时，妈妈总

是用深切的话语鼓励我振作⋯⋯这就是母

爱的伟大，虽然对于别人来说微不足道，但

对于我来说这都是感动的点点滴滴！

“呼——呼——呼——”是谁在打呼噜啊？

原来是我们的瞌睡大王——林德波。

说说这瞌睡大王吧!他肥头大耳的、一个圆

鼓鼓的肚子像塞进一个皮球，再加上十根香肠

似的手指，越看越像一个法式小面包。都说胖

人瞌睡多，这话一点也不假。 林德波就很喜欢

睡觉。

记得有一次，语文课上，周老师叫我们读

书，可是，林德波却把书立在书桌上，遮住自己

的头，我们以为他在念书，可过了一会儿，他却

发出“呼——呼——”的打呼噜声。周老师听见

后，眉毛竖成了倒八字，拿起教鞭走过去，轻轻

地在他的桌边敲了敲，可是林德波却没有反

应。于是，周老师用教鞭重重地敲了一下桌子，

同学们都被吓住了，可他却捂着自己那厚厚的

耳朵，还一个劲地扭着腰，过了很久，他才醒了，

看着老师，忙擦掉嘴边的口水。

还有一次，我们在做着广播操，可是他却站

在队伍的后面一动不动，直到大家做完操解散

了，他还像木桩一样立在那里。大家过去一看，

才发现他睡着了。最后，也不知是谁把林德波

给摇醒。

这就是我的瞌睡朋友——林德波。

大家好！我是白杨树，是“树家族”

里的普通一员。我的兄弟姐妹有很多：松

树、银杏树、枫树⋯⋯

我没有松树那尖锐的针叶，也没有银

杏树那珍贵的果实，更没有枫树那亮红的

外衣，我只有强壮的枝干和茂密、翠绿的

小叶子。

松树因为它那尖锐的叶子，能够四季

常青，不像有些树，一到秋天就会落叶，

这一点令我很羡慕；银杏树因为它那雪白

的小果子，十分珍贵，所以成了国家保护

树木；枫树一到秋天，就会穿上火红的外

衣，它的“宝宝”个个长得像红色的小手

掌，在风中摇摆，正因为这样，枫树成了

大家眼中的美景，也成为了很多作家笔下

描绘的对象。

而我呢，既不会像松树那样四季常

青，又没有银杏树那么珍贵，更没有枫树

那 可 爱 的 小 红 “ 宝 宝 ”， 可 我 却 依 然 开

心、幸福，因为我很坚强，大路边，田埂

旁，都有我的身影，我不需要太多的雨

水，不贪恋温柔的阳光，不管遇到风沙还

是雨雪，不管遇到干旱还是洪水，我总是

笔直地立在那里，不软弱，也不动摇，因

此，我成为了祖国西北一道道亮丽的风

景！

青春逝去，年老袭来，我慢慢地变

老，但是我却很幸福。这就是我——白杨

树的一生！

转身遇到爱
马鞍山实验小学 四年级 孙睿涵

一棵白杨树的自述
安阳实验小学 五年级 陈怡汝

眼镜，想说爱你不容易
安阳高级中学 高二 黄施瑞

我的瞌睡朋友
汀田实验小学 三年级 郑欢畅

友谊
滨江小学 六年级 夏志鹏

市私立实验中学举行防震演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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